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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身认知与教育戏剧的内在联系

随着核心素养理念的推进，我国教育正经历由知识导向

向素养导向的深层调整。然而，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中，传

统的“颈部以上教育”依然占据相当大的权重。具身认知

理论的出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对传统意义上将心智等同

于抽象符号处理的认知观形成了实质性的反思与补充。在

这一理论框架下，教育戏剧的价值开始呈现出新的面貌。

倘若能两者结合来看，也许可以为探索“身心整合”的教

学范式提供了更多可能。

具身认知理论与教育戏剧之间的契合并非偶然，而是源

于二者对“身体—意义”关系的共同重估。具身认知突破

了传统认知主义“心智＝表征加工系统”的假设，将身体

重新置于认知过程的结构核心。此理论强调，认知并非发

生在大脑内部的封闭运算，而是在身体的感知—行动系统

与环境持续互动中展开的动态过程。许多被视为抽象的概

念之所以具有意义，正是因为它们以身体经验为基础：空

间方向源自身体的直立姿态，温度隐喻来源于触觉感受，

而复杂的社会概念也常借助具身经验进行理解。教育戏剧

的实践亦正是从身体出发，通过动作、姿态、节奏与空间

运用，使学习者在实践中生成体验性的理解。

从具身认知的另一核心主张来看，认知具有情境性，

即理解和推理活动必须在具体情境结构中发生。环境不再

是认知的背景，而是认知系统组成的一部分，甚至参与塑

造心智运作的形式。教育戏剧通过情境构建将这一理论洞

见转化为教学实践，教师入戏、道具布置、空间氛围的营

造，使学生进入一个具有情境完整性的“戏剧世界”。知

识因此从被讲述的对象转变为解决情境问题的工具，在学

习活动中体现出明显的情境嵌入性与功能性。

具身认知同时强调，认知具有过程性与生成性的特点，

即心智活动是在身体与环境的连续互动中不断涌现的，而非

预设结构的单向执行。教育戏剧中的即兴创作恰是这一观点

的生动体现。在缺乏预设剧本的情况下，参与者必须依据当

下的感知线索和互动反馈，即时调整角色行为、重新定位叙

事走向。理解与决策并非预先储存的知识的简单调用，而是

嵌入于行动链条之中的生成过程。学生在即兴实践中不断调

动感知、情绪与经验，以回应不断变化的情境。

2　教育戏剧实践中的“离身”困境

在教育戏剧的日常实践中，一个常被忽略却根本性的张

力是：身体在场，但主体未必在场；动作丰富，但体验未

必生成。若缺乏对具身认知的自觉理解，教育戏剧极易滑

向一种“离身化”的实践逻辑，即身体被召唤，却未能成

为认知与意义生成的根基。典型的情形是，身体在舞台上

被形式化地调动，学生的动作、语调或节奏在教师的示范

与指令中被精密排列，但这种排列往往指向外在可见性的

整齐，而非指向身体内部那种微妙而含混的感知、情绪与

意向性。身体在此不再是认知的发生器，而沦为执行程序

的媒介；内在体验被预设剧本结构所框定，主体的情感、

疑惑与意义建构空间被压缩，具身性与主体性被迫分离。

与此相伴的是情境创设的浅表化倾向。形式上的空间

改造、视觉化的道具布置，常被误认为足以触发情境性理

解。然而，若缺乏引导学生在心理层面生成对角色处境的

共感与卷入，这些空间元素只是在感官表层制造了一种“

伪临场感”。从具身认知角度看，情境之所以能成为认知

发生的场域，不在于其外在形貌，而在于它是否召唤出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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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者的意向性，使其在身体感受、时间知觉与情绪调节的

交汇处形成某种“沉浸式的理解”。

角色扮演亦存在相似的外在化风险。当教师将评价重心

放在“像不像”而非“为何如此”时，学生的注意力便从

角色的动机、伦理冲突和内在张力转移到对行为表面的机

械模仿。具身认知强调，理解并非复制外在动作，而是通

过身体进入他者的情境和生命逻辑，从而重塑自身的感知

框架。若角色仅被当作一种行为模板，学生便无法通过扮

演进入“自我—他者”之间的动态往返。再者，更为隐蔽

的离身化出现在反思环节。许多课堂在体验结束后急于抵

达抽象的结论，促使学生迅速用几条“道理”概括经验。

然而这种操作违背了具身学习的节奏：经验的意义并非

即时显现，而是需要通过对身体感受、情绪波动、注意力

变化等细节的回溯，逐步完成从具身体验到概念理解的过

渡。当反思被压缩为口号式的道德总结，身体—情感—概

念之间的转换链条被人为切断，认知的生成在抽象化的语

言中提前被终止。

在这些实践困境中共同显现的，是教育戏剧在操作层面

被带离其理论内核——即身体并非辅助性的工具，而是认

知活动本身展开的场所。缺乏对具身性的敏感，使得教育

戏剧的潜在转化力量被削弱，也使其难以真正成为一种促

动主体理解、促进意义生成的教育方式。

3　具身认知视域下教育戏剧的实践路径

针对教育戏剧实践中存在的“离身化”倾向，若以具

身认知作为理论支点，便需重新理解身体在学习中的地

位：身体并非认知的附属，而是意义生成与主体经验展开

的根本场域。因而，任何教学介入都应从重新唤醒身体这

一被学校制度长期压抑的感知器官开始，使感知、动作、

情绪与注意在同一经验回路中被重新联结。当学生在空间

漫步、节奏行走与身体扫描等练习中重新体验到“我在此

刻”的存在性时，学习不再被理解为对外部知识的获取，

而是一种持续协商身体—环境关系的生成过程，为之后的

角色经验创造前结构性条件。

在此基础上，教育戏剧的核心过程不在于构建一个“

可供表演的情境”，而在于召唤一种足以扰动原有自我结

构的“拟真世界”。教师作为情境的共同参与者，其身体

气质与动作姿态本身就是一种引导，使学生在感知层面被

卷入，而非被语言要求所驱动。当多感官刺激构成一个“

可被栖居”的环境，学生对情境的承认便不再依赖理性判

断，而是在身体层面与世界形成暂时性的耦合。

角色扮演的意义亦因具身认知而被重新理解：扮演不是

模仿，而是一种通过成为他者来重组自我的过程。当学生

通过角色独白、访谈、日记等方式试探角色的动机时，其

认知并非在头脑中推理，而是在不断调动自身情感记忆、

动作风格与价值判断中生成。多萝西·希思考特的相关技

巧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将内部冲突具身化，例如“良

心巷”中他者的语言以身体包围主角，使其置身于一种可

被触摸的内在张力之中。即兴性的引入更是关键，因为即

兴迫使主体在不确定性中调动全身性的感知与判断，使认

知处于持续生成的动态结构里，而非执行预设脚本。

反思环节使具身经验转化为可被整合的认知结构。反

思若仍只诉诸语言，便无异于将经验再次抽空，因此应从

身体感受出发，引导学生以动作、图像或声音表达经验的

余震，使他们更敏锐地捕捉自身在情境中产生的意义。教

师在其中的任务，是协助学生将经验提升至概念层面，并

进一步与学科知识和生活世界相连，使意义在“体验—抽

象—再经验”的循环中不断生成，使学习重新回到人之存

在方式本身。

在具身认知的理论脉络中，教育戏剧不再仅是学习策略

的外在补充，而是触及认知生成方式本身的实践场域。具

身认知界定的“认知—身体—环境”三元共构核心框架，

为教育戏剧提供了坚实的教育理论基础。可以预见，当研

究进一步深入、实践不断生成时，具身视域下的教育戏剧

将不仅丰富戏剧教育的理论图景，更将为重新理解学习、

认知与人的发展方式提供重要启示，在新时代人才培养中

释放其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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